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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琴没有推让，她一把从腕子
上取下手表，随手递到长顺的手
里： “看吧，也不是什么好表，每
天能够知道几点就行了呗。”

“南…京中…山牌的。”
“赶紧报个时，一会儿再仔细端

详吧！”
“差…十分钟一点。”长顺看着

我，伸出右手用一根指头表示着。
说实在的，那年月别说是有块

手表了，就是有个闹钟也算是不错
了。更何况我们那时还都是十七八
岁的孩子，由此看来桂琴在家里还
真够受宠的呢！

“看会儿得啦，工夫大了，看到
眼睛里拔不出来可就麻烦了。”

“哈哈……”大明的一席话，逗
得几个女生哈哈大笑。

大明和长顺即是同学又是多年
的邻居，俩人说起话来很随意，常
开玩笑。长顺听大明这么说，知道
他也等着瞧呢，立刻收敛起那副好
奇的表情，不好意思地将手表递给
了大明。

我坐在热炕上，大口大口地吃
着同学们自己做的热面条，感觉味
道好极了。以前在家时我就比较喜
欢吃面条，再加上这会儿早就过了
饭点儿，只觉得面条一进口就像是
嗓子眼那儿有只手往肚子里扒拉似
的，还没等那几个女生端起饭碗
呢，我手里的这碗面条已经吃光
了。

“面条有的是，吃完了再盛
啊！”英子边说边把一碗刚盛满的面
条递到了我的手里。

“谢谢了啊！”
“客气什么呀！你坐在里面不是

不方便盛嘛。”

“帮…我也盛一碗吧。”
英子接过长顺手里的空碗，一

转身正准备往锅台那儿走呢，突
然，她“哎呦”一声，一脚踩在了
地上东倒西歪的棉鞋，她弯下腰顺
手把鞋子往墙根儿挪了挪。

“哎呀，你们的棉鞋怎么湿成这
样啦！天这么冷一会儿怎么穿呀！”

“放在灶口旁边烤烤吧”。桂琴
接着英子的话茬说。

我一听连忙阻止道：“算了吧，
别烤了，晾会儿得了。”

华子悄悄地看着我，嘴角上露
出了一丝不经意的笑容。我明白她
在笑什么，彼此会心地笑了。

英子没有听从我的意见，拿起
被井水溅湿了的棉鞋，递给了坐在
灶口边上的桂琴。

“你帮忙码放一下，不然的话，
一会儿他们怎么穿呀！”

桂琴接过棉鞋，一双双地码放
在灶口旁边的柴禾上，不一会儿的
功夫，就见鞋面上徐徐地冒起缕缕
白烟，逐渐蔓延到窑洞的上空。

“嗬，什么味呀！真呛人。”
“赶紧把鞋子拿到窑洞外面去

吧，太难闻了。”
“平安说的对，满屋子都是咸鱼

味，这对你们也太不公平了。”大明
一边说，一边咯咯地笑着。

“这…可倒好，明明吃的是面
条，人…家还…以为咱们吃的是大
米…饭炖带鱼呢！”

我们嘴里嚼着自己做的面条，
鼻子里却闻着一股一股的咸带鱼
味，大家面面相视不约而同地笑出
了声。生活让我感悟着青春的活
力，是那么的迷人、那么的阳光、
那么的富有魅力。

第一章 既来之 则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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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过生活关

【八】 准备过年
离过年越来越近了，我心里琢磨

着，今年春节该怎么过呢？这可是远
离父母，在陕北过的第一个春节呀！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
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
得三春晖。”此时此刻，不知天底下有
多少父母在惦念着远离身边的孩子。

从北京出发时，爸爸妈妈为了给
我准备行囊操了不少心。妈妈把我要
带的衣服洗干净后，又将需要加固的
地方缝合结实，千叮咛万嘱咐地让我
记着要常给他们写信。爸爸嘱咐我一
定要和同学们搞好团结，不要因为一
点儿小事伤了和气。想到这儿，我赶
紧拿起笔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乡亲
们对我们很好，让他们放心，过好年，
平时要注意保重身体。

晚饭时，我问英子：“你们给家里
写信了吗？”

“我和华子前天就写好了，连着
两天邮递员都没来，正发愁寄不出去
呢。”桂琴听英子这么一说着急了：

“哎哟，瞧我这记性，临来时我妈一再
嘱咐，让我春节前给家里写信，多亏
你提醒我了。”

“我是刚到队上时写的，想着收
到回信再写，但一直未见回信，真扫
兴。”

“大明，别着急。这些天邮递员一
直没来，可能是春节期间运输紧张造
成的。一会儿吃完饭，谁没给家里写
信呢，赶紧写。明天我去公社买点儿
年货，顺便把信寄了。”

“平安说的对，买点儿肉回来，过
年了，咱们也得包顿饺子吃吧！”

“要是能买点儿水果回来就好
了。”英子接着大明的话茬，一边说
着，一边开始想入非非了。

英子的父母虽说都是工人，但是
家里孩子少，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小
时候父母就很宠爱她，家里有什么好
吃的都紧着她吃。

“大冬天的，连片绿叶都见不着，
哪有卖水果的呀！”

“想吃…鱼看来是没…戏了，要
是能买只鸡回…来也行啊。”

“鸡可不能买，让老乡看见了，谁
知道咱是买的还是偷的呀！”

“那…就买点儿鸡…儿子回来
吧。”

“你想喝鸡汤啊！又没做月子！”
“你是木…头脑袋啊！我…说的

是鸡蛋。”
“哈哈哈……”桂琴和长顺的对

话逗得大伙儿开怀大笑。
“大伙儿再想想，看看我们春节

前还应该准备点儿什么？”
我的话刚说完，华子首先发言

了：“瓦罐里的粮食可是不多了。”

“上回郑叔不是帮咱们磨了不少
面吗？”大明边说边掀开了瓦罐上的
盖子。

“嘿，除了半瓦罐小米以外，其它
几个瓦罐全都见底了。”

“郑叔在时确实磨了不少面，听
说咱们爱吃煎饼，一下子摊了足有三
十斤面的煎饼。那几天咱们是中午吃
了晚上吃，多好吃的东西，这么个吃
法也得腻了啊！多亏外村的同学帮着
咱们吃了点儿，要不然糟蹋的更多。
大队长家的那头猪倒是合适了，发霉
的煎饼全都喂它了。紧接着郑叔想给
咱们换个样吃，一下做了一大篮子摊
黄，没想到咱们谁都适应不了那种酸
味，结果不但浪费了粮食，还把郑叔
给气跑了，既劳民伤财又得罪了人。”
华子如数家珍地说着，脸上流露出一
种无奈的表情。

“郑叔也真是的，做东西都没计
划，总是让咱们重复着吃一样东西。”
英子撅着嘴提起这事就心烦。

“可能这儿的人就这个习惯吧？”
桂琴一边说，一边往灶坑里填着柴
禾。

“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说点儿
实际的吧。”

“大明说得对，我们明天上午先
去队里领些粮食回来。”

“你们会磨面了吗？”
英子看了大明一眼说道：“磨面

其实没什么难的，粮食领回来以后先
用簸箕簸一下，去除灰土和沙粒以
后，再用湿毛巾擦洗一遍，晾干了下
午就能磨面了。”

“呵，没想到你上次跟郑叔学了
一遍就出徒啦，真不简单啊！”

英子知道大明从来也不和女同
学开玩笑，他说的都是心里话，因此
也就没和他争执什么。

“磨面这活儿就是有点儿熬人，
只要不怕脏不怕累，一看就会。”

“明天领完粮食，牵牲口可是你
们仨的事儿啊！”华子用期待的眼神
望着大明，认真地叮嘱着。

“大明咱哥仨分分工，我明天早
饭后去公社寄信，再买些过年用的东
西。你和长顺帮着她们几个磨面吧。”

“成，那就辛苦你了，去公社来回
一趟得走七八十里地。”

“别这么说，你们在家里干活儿
也不轻省，明天牵牲口的时候小心点
儿，大牲口肯定不会给咱们用，不过
那头叫驴的脾气也大着呢。”

“放心吧平安，我会注意的。”

次日早饭后，我把要办的事一一
写在纸上，大明将水壶灌满了热水放
在了我的挎包里。同学们一直送我到
洛河畔上，河面上结着两三寸厚的
冰，透过冰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潺潺的
流水。我小心翼翼地踩在上面，耳边
不时可以听到“咯吱、咯吱”冰裂的响
声，过了洛河我回头往村口望去，只
见同学们依然站在河畔上，向我挥动
着手臂，那一刻我感到了同学之间的
真诚友情。

“回去吧…”我一边喊着，一边向
他们挥动着手臂。

今儿天气不错，虽然很冷但是却
没有刮风。我沿着山边的公路边走边
不时地躲闪着被卡车卷起的灰尘。路
边的树丛和民舍被蒙上了一层厚厚
的黄土，被车轮碾压起来的石子像子
弹一样乱飞，过往的卡车上常能看到
三三两两的知青扒车代步。大约走了
四五里路，脚掌被路上的碎石子硌得
生疼，我寻思着也得扒段车了，不然
的话几十里地走下来非瘸了不可。前
面不远是座大山，汽车爬坡时速度明
显慢了，我坐在坡度较大的弯道处，
守株待兔等候着去往公社方向的卡
车。

大约等了不到一袋烟的功夫，远
远看见一辆解放牌汽车朝我这边缓
缓开来。我急忙起身，用手掸了掸身
上的尘土，心想要是运气好，遇上一
位善良的司机让我坐在车楼子里就
好了，免得坐在车顶上挨冻。即使不
让我坐在车楼里，只要能扒上车就比
走着强。我伸伸腰活动着手脚，做好
了扒车的准备。眼瞅着车子离我还有
二三十米的时候，我站在路边焦急地
向司机挥着手。没想到车子居然放慢
了速度停了下来。透过玻璃窗只见一
位面目慈祥的汉子正端详着我看
呢。，我急忙迎上前去，笑着说道：“大
叔，求您捎我一段路行吗？”

他见我被寒风吹得哆哆嗦嗦的
样子说道：“上来吧，小子！”

我高兴得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
的，以前听说女同学搭车容易些，没
想到今天我也遇到了一位好心肠的
司机。

我拉开车门，脚蹬在踏板上笑着
对他说道：“大叔，我兜里钱不多，是
留着给知青灶上买东西、寄信用的。”

“你小子心眼还挺多啊，把我当
成拉脚的啦！”

“不是，大叔您别生气…”我见他
一脸的正气，心里踏实多了，急忙迈

进了车楼里。
“大叔，我是北京来的插队知青，

刚来时间不长，走山路还不太习惯，
今天遇见您我算是走运了。”

他侧着脸用余光瞟了我一眼说
道：“别解释了，我天天在这条路上
跑，拦车的都是你们这些半大的孩
子。你们远离父母到这山沟里生活也
怪不容易的。”

我把书包放在腿上，侧身看着身
边这位四十来岁的好心人。只见他长
方脸，浓浓的眉毛下面一双眼睛炯炯
有神，紫红色的脸膛上长着络腮胡
子，魁梧的身躯稳稳地坐在方向盘
前，两只粗壮有力的大手轻松地扶在
方向盘上。

“谢谢大叔，您真是好人！”
“还挺有礼貌的，多大啦？”
“快十八了。”
“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参军去

了朝鲜前线，日子过得真快呀！一晃
快二十年了……”

“真的？您以前是志愿军啊！真了
不起！”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时刻听从
党和国家的召唤。当听说美国鬼子发
动了朝鲜战争，已经打到祖国的大门
口了，为了祖国的领土不受侵犯，为
了民族的安危和人民的利益，人们踊
跃报名参军保家卫国。在那场战争
中，战士们英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
数以万计的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
命。”

大叔的话让我感到了他那特有
的军人气质，我脱口而出：“大叔，您
就是50年代初期最受人尊敬的那种
人。”

“哪种人啊？”
“最可爱的人！”
“哈哈……”我们俩不约而同地

笑了。
“你有弟兄姐妹吗？父母身体好

吗？”
“我还有一个妹妹在学校读书，

父母都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体都挺好
的，就是老惦念着我，让我常给他们
写信，向他们汇报我在这里的情况。
今天就是去公社寄信，连同给我们知
青灶上买点儿东西。”

“你这孩子还挺孝顺啊！做人就
得这样。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
不孝顺，那么，这个人绝对是个不可
结交的人。”

我静静地听着大叔的话，看着他
那认真的样子，默默地点了点头。

“大叔您贵姓啊？家乡离这儿远
吗？”

“姓王，老家是河北沧州的。在部
队上是个汽车兵，战场上负了伤，回
国以后转业到地方工作。”

“王叔叔，你扛过枪渡过江，为祖
国和人民的利益流过血负过伤，即使
不是英雄，没立过功，转业以后也应
该安排您去机关工作啊！”

听完我的话，王叔叔看了我一眼
说：“在我的靠背后面有一个帆布包，
你帮我拿一下。”

按照他说的话，果然看到座椅背
后有一个黄色的帆布包，我顺手拿了
出来。

“你打开看看吧！”
我好奇地从书包里取出一个粗

布包，打开后看到包里放着四枚奖章
和两个红色的本子：一本是荣誉军人
证，一本是军人残疾证，翻开红色的
封面，右上角贴着王叔叔的照片，照
片旁边工整地写着王叔叔的名字。望
着这些用鲜血换来的奖章和荣誉证
书，我心中顿时对王叔叔产生了一种
崇高的敬意。

“王叔叔，别怪我刚才说的话啊，
您是个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真了不
起啊！”

王叔叔听了我的话，脸上露出了
沉重的表情。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道：“孩子，你知道在这些奖章的背
后，流着多少人的血吗?每当夜深人
静的时候，只要一合上眼睛，无数个
熟悉的面孔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他
们为了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了人民的
利益，英勇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每
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就会无比
的难过。他们那么年轻就走了，有的
人临死的时候，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
留下，然而他们却把荣誉留给了我。
我还有什么不知足、不满意的呢？”

王叔叔的这番话，深深地刻在了
我的脑海里，让我明白了什么叫作：

“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
“王叔叔，您见多识广，一定知道

许多新鲜事，讲给我听听吧。”我一边
把那些奖章和荣誉证按原样包好，一
边和王叔叔说着话。

“好，反正到茶坊还有一段路呢，
我就给你讲上一段吧。”我笑着朝他
点点头，顺手从挎包里取出水壶，打
开盖子递到王叔叔的手里。他喝了一
口讲开了。

“在关中地区有这么一家人，老
婆不满足平淡的生活，在外面有了新
欢。整日和丈夫找茬吵架，两个孩子
整日惊恐万状。万般无奈之下，他们
协议离婚了。

（之十一）


